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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五四」新文學的
倡導者中，魯迅在反文學
復古的態度上應該是最堅
決也最持久的。大概也因
此，人們一般注意到的，
是魯迅在新文學建設方面

的貢獻，而對他在中國傳統文化整理方面的成
績，認識則往往比較模糊。

其實，魯迅不僅是現代中國的偉大作家，
也是一位卓有貢獻的學者，這不僅有他的《中
國小說史略》這樣的開山之作為證，他在相關
古籍的校勘、輯錄、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亦
絕非一般意義上的愛好者甚至專家所可企及。
關於這一點，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
的《魯迅輯錄古籍叢編》，應該足以說明。

魯迅在成為一個職業作家之前，在搜集整
理古代文獻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
前後。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魯迅在後來反擊
文學復古者們的言論時，往往不是正面宣揚自
己的新文學主張，而是屢屢採取 「以子之矛，
攻子之盾」的方式──他直接對那些復古者們
在古代文獻整理方面所暴露出來的古文修養或
者工夫欠缺進行冷嘲熱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一是他批評二十年代初期的《學衡》雜誌，
二是他批評三十年代初期的《人間世》雜誌。

在批評《學衡》雜誌的《估〈學衡〉》一
文中，魯迅開篇即點出，所謂的 「學衡派」，
不過是些 「假古董」所放出的 「假毫光」。他
說：

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
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
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
的人也算在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然人
！ 「衡」 了一頓，僅僅 「衡」 出了自己的銖兩

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魯迅所謂的 「差得遠」，究竟指的是什麼呢？文中列舉

了《學衡》創刊號中幾篇文章，從語法角度一一予以點評，
尤其是他就《國學摭譚》、《記白鹿洞談虎》、《漁丈人行
》、《浙江採集植物遊記》幾篇文章而作的 「挑剔」，事後
就連《學衡》編輯吳宓也不能不檢討歎服。

如果說魯迅對 「學衡派」絲毫也不客氣，語言極盡辛辣
，稍微對 「五四」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的背景過程有所了解
的人，並不會感到多少奇怪。因為當時雙方在文化立場與主
張上，確實針鋒相對，大有你死我活的味道。倒是值得注意
的是，在《學衡》創刊十餘年後，魯迅會對應該算在新文學
陣營內的一個刊物、《論語》雜誌之後的《人間世》，也提
出了嚴厲批評，認為它所張揚的傳統文化主張，與當年的
《學衡》差不多，同樣是一種思想文化上的倒退，甚至比直
接大張旗鼓地宣揚傳統文化或者中國本土文化經驗的現代意
義的 「學衡派」更有欺騙性，更容易讓一些對傳統文化思想
的 「保守」與 「反動」缺乏警惕與辨析的年輕人上當。

而且，魯迅這一次同樣沒有直接批評《人間世》的這種
或明或暗的思想 「倒退」，依然採用了當年反擊 「學衡派」
時所使用過的方法，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人間
世》中所發表的《袁中郎全集校勘記》中所暴露出來的在古
文斷句方面的一些紕漏，進行了犀利的批評。

有意思的是，魯迅批評的 「興」，是從前清時期民間鄉
下對一位塾師的經典學問功夫的評判標準的 「討論」開始的
。不過，那種鄉下塾師由於功夫不到家，將一本書標點斷句
繼續不下去，只能中途而廢，而對於一個買書人來說，倘若
遇到這樣被曾經點校斷句過的書，不僅讓人感覺不舒服，甚
至還不如一本不曾有過此種 「破筆」塗污的 「潔本」。

魯迅言說的興趣，當然不會是在這裡。他其實是想說，
既然那些 「昌明國粹」的人，屢屢攻擊那些主張新文學者的
國學功夫的淺薄或者知識修養上的缺陷，那麼，那些國粹者
自己的國學功夫，又當如何呢？就比新文學倡導者高明嗎？

其實不然。
不過倘使是調子有定的詞曲，句子相對的駢文，或並不

艱深的明人小品，標點者又是名人學士，還要鬧出一些破句
，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裡是白話怎麼
壞，古文怎麼好，一動手，對古文就點了破句，而這古文又
是他正在竭力表揚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標
記麼？說好說壞，又從那裡來的？

標點古文真是一種試金石，只消幾點幾圈，就把真顏色
顯出來了。

當然我們可以說，即便是昌明國粹者，亦有知識上功夫
上的差別。問題是魯迅想說明的也正是這些──既然如此，
又何必那麼咄咄逼人地盯住新文學倡導者的國學功夫呢？

朋友的一個朋友，在
報紙上寫文章，開頭就是
「於是」，上來不由分說

就把人遞進了。另一個朋
友，和他有着異曲同工之
處，一張嘴就是 「其實」

，二話不說，上來先把人轉折了，不說 「其實
」，好像話沒說完整似的，大家笑稱他是
「『其實』的代言人」。可能我這人有點聽覺

的潔癖，不大受得了一些 「八十後」的表達，
照理老師也跟他們好好上過課，可他們有時口
頭介紹一個選題，一句話能冒出兩個 「然後」
，聽得人都有些着急，這事情怎麼沒完沒了啊
？弄到最後有人受了他的傳染，也問出一句：
「……然後呢？」，然後，當然是哄堂大笑。

每個人口頭上恐怕都有些慣用的詞語，不
過，這些詞語頻頻出現在公共平台上，影響就
倍增了，效果就放大了。蔡明在小品裡那句
「為什麼呢？」，頗有喜劇效果，因此年輕人

中間流行過一陣子，可是，辦公室裡如果有這
麼一個老問 「為什麼呢？」的同事，估計你可
能就笑不出來了，早晚要被他（她）逼瘋的。

我在一個電視談話欄目組做文字編輯。節
目的導視（預告短片），不過半分鐘的玩意兒
，而我們卻經常被總導視、分導視的解說詞折
騰得坐立不安。有前輩不吝賜教：導視嘛，就
是玩文字遊戲，要小題大做，要斷章取義，要
故弄玄虛，一句話，要有趙本山的忽悠本領，
吸引觀眾往後看。可是，如果打開電視頻道，

仔細聽聽，你會發現，那上面有 「套話朵朵開」：
花季少女神秘失蹤，苦心父母四處找尋……
是意料之外⁈還是早有預謀⁈
是離家出走，還是另有隱情？
是情緣已斷，還是愛到盡頭？
……該何去何從？
……最終將如何抉擇？
撲朔迷離的案情背後，到底隱藏着怎樣的真相？
尋親、破案、報恩……所有的題材，導視解說詞基本上

都在這幾個句式裡轉圈。久而久之，人們也越來越感到理屈
詞窮，自己聽得都有些膩了。一個與節目無關的朋友直言不
諱地說，一聽到這些詞兒，他就頭大了，他就毫不猶豫地換
台：是不能忍受題材的雷同，還是不能忍受節目導視的套路
？還是另有隱情？——你看，這些套話我基本上也已經脫口
而出了。

不止是我一個人感到鬱悶，在一個內地故事類節目主持
人論壇上，主持人們不約而同地聊到這個問題。江西衛視
《傳奇故事》的主持人金飛說，他們的一檔法治節目裡，幾
乎每天都重複着類似的結束語， 「但願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
」、 「讓我們衷心地祝願他們的明天會更美好」、 「我們真
誠地希望他們能夠幸福到永遠」，還有一句更是流行了 N年
： 「相信這一事件必將引起全社會的思考」。金飛說，這句
話是最令人討厭的，你思考的是什麼？你首先要告訴觀眾？
你都不知道什麼，你讓全社會思考，這不是罵人嗎？所以，
他們欄目組後來作出嚴格規定，這幾句話不得再用，誰用了
就要挨罰。這不是一個欄目組的通病。在堂堂的中央電視台
教育科學頻道，《走近科學》的主持人張騰岳說，有一段時
間，他們整個頻道都充斥着一句話，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那麼多新聞專業畢業的高才生湊在一起，對一個問題表達
設問時，怎麼就死抱這一個句式呢？是江郎才盡，還是黔驢
技窮？我還發現，在那些含有尋人、手術、配型之類情節的
節目裡，總是離不開一句經典的問話：這一次到底能不能成
功呢？我兒子讀小學時就聽出其中的破綻：不成功你們會做
這個節目嗎？廢話！

以童言為鑒，咱們電視人特別要注意避免自戀，不能關
起門來，自說自話。現在的新聞故事題材很難有真正獨家的
，等到電視台報道的時候，網絡媒體、平面媒體，還有同城
的其他媒體基本上都報道遍了。要知道，有些事兒，觀眾們
早已從其他途徑知道了，並且可能更詳細，而我們還以為人
家不知道，有時甚至一連串堆砌五六個問號，一而再再而
三地在那邊忽悠，自我覺得特盪氣迴腸似的，人家哪受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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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 「韜光養晦」，人們馬上就會
想到一九九○年鄧小平提出來的基本國
策。在當時，蘇聯和東歐各國逐一解體
，作為第三世界的中國，要想保全自己
，就得先避免強硬外交，低調行事，減
少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戒心，然後全力以

赴發展國民經濟。在當時那個國際形勢之下，鄧小平提出
「韜光養晦」，是很有戰略眼光和遠見的。

韜晦之計最早見於《舊唐書‧宣宗記》，原文是 「歷
太和會昌朝，愈事韜晦，群居遊處，未嘗有言。」意思是
指隱藏才能，不使之外露。歷史上最有名的有關 「韜光養
晦」的典故，則出自《三國演義》。在第二十一回 「曹操
煮酒論英雄，關公賺城斬車冑」中有這樣的記敘： 「玄德
也防曹操謀害，就下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為韜晦之
計」。後來曹操請劉備喝酒，劉備心下忐忑，不知曹操到
底是什麼用意。席間，曹操讓劉備列舉天下英雄，劉備說
了一串兒名字，其中當然沒有自己。曹操說，這些人算什
麼，像你我這樣的人才算是英雄呢；劉備聞言大驚，以為
曹操看穿了自己的野心，手一抖，筷子掉在了地上，正在

這時，雷聲大作，劉備趕緊藉此掩飾自己的失態，說雷聲
太大了，嚇得他筷子都掉了；曹操見狀，心想打個雷都能
把他嚇成那樣兒，估計成不了氣候，也就不再戒備他。

在戰爭中， 「韜光養晦」無疑是一種充滿智慧的策略
。把自己的鋒芒掩飾起來，讓敵人摸不清自己的實力與底
細，這樣一來，對方就容易產生輕敵之心，從而放鬆警惕
，然後再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置敵於死地。這有點兒像
埋伏在草叢中的獅子，小心翼翼地藏在暗處，悄悄靠近正
在燦爛的陽光下悠閒吃草的羚羊，等時機成熟之後，便會
一躍而出，而牠的獵物，則往往毫無還手之力。

如果將職場比作戰場，把同事看成對手，那麼，在工
作中， 「韜光養晦」也不失為一種謹慎的保身之計。愛顯
山露水、鋒芒畢露的人往往人緣不好，不僅在同事中不受
歡迎，也難得上司的青睞。俗話說，槍打出頭鳥，有了事
故，倒霉的也常常是那些風頭出盡的人物。所以，聰明人
含而不露，遇事先觀察，不隨便表達意見，畢竟，少說一
句話，也就少一分說錯話的可能；等別人摔了跟頭，自己
的機會也就自然來了。

「韜光養晦」雖然有臥薪嘗膽之風，大智若愚之表，

但到底只是一種策略。既是策略，它的價值就限於 「實用
價值」，如果因為它是現在的基本國策，就將其上升到真
理的高度，甚至把它當作為人處世的準則，那就有失偏頗
了。

譬如，有人愛把 「韜光養晦」與謙虛聯繫在一起，認
為這是一種中華民族的美德。我覺得這個論點站不住腳。
首先，謙虛是一種心境，是在自信的基礎上散發出來的平
和與寬容，虛懷若谷的人，不會刻意去顯擺什麼或是隱藏
什麼，因為那份沉穩的底氣不是裝出來的；而 「韜光養晦
」卻是一種策略。所謂策略，也就是一時之計，而非一種
狀態。韜晦之計的目的在於打敗對手——掩飾自己的能力
，甚至着意展示自己的弱點，都是為了暫時蠱惑敵人，以
便最後旗開得勝，徹底昭示自己的力量。從道德的角度來
講， 「韜光養晦」既然是計謀，就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
因為，同樣一種計策，如果我方用，就是 「妙計」，如果
敵人用，就是 「奸計」；而且，有些戰術，比如 「兵不厭
詐」，就包含了一般道德準則裡所不允許的內容，所以，
戰略戰術本身並無所謂 「美」，更不代表道德。

中國是一個講究戰術的國家，從《孫子兵法》開始，
到後來的《三略》、《六韜》、《尉繚子》、《鬼谷子》
以及《三十六計》等等，各種有名有姓的計謀就開始被運
用在戰場上、官場上、商場上和生活中，這些計謀把中國
人訓練得深不可測，就算自己不善用計，也不能保證別人
不用，所以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也因
此，在中國，人際關係錯綜複雜，變化多端，如果把這些
時間和精力都用於建設，那我們的發展速度還會快很多。

一
個
人
的
自
卑
感
，
不
是
一
天
兩
天
形
成
的
。

讀
《
紅
樓
夢
》
第
二
十
回
，
看
賈
環
和
寶
釵
、
香
菱
、
鶯
兒
﹁感
圍
棋
作

耍
﹂
，
有
些
感
觸
。
他
們
玩
的
是
娛
樂
性
賭
博
，
﹁一
注
十
個
錢
﹂
，
賈
環

﹁接
連
輸
了
幾
盤
，
就
有
些
着
急
﹂
，
耍
賴
起
來
。
說
話
之
間
，
鶯
兒
說
到
寶

玉
，
說
寶
玉
輸
了
那
麼
多
錢
也
不
着
急
，
﹁一
笑
就
罷
了
﹂
。
賈
環
則
說
：

﹁我
拿
什
麼
比
寶
玉
？
你
們
怕
他
，
都
和
他
好
，
都
欺
負
我
不
是
太
太
養
的
！

﹂
說
着
便
哭
。

舊
社
會
男
人
三
妻
四
妾
，
沒
人
說
三
道
四
。
但
是
小
老
婆
生
的
孩
子
，
卻

經
常
受
人
歧
視
，
甚
至
自
己
也
輕
視
自
己
。
賈
環
是
庶
出
，
不
敢
拿
自
己
和
寶

玉
相
比
，
就
是
這
種
社
會
現
象
的
具
體
表
現
。
雖
然
寶
釵
等
人
自
認
為
﹁素
日

看
他
也
如
寶
玉
﹂
，
賈
環
還
是
覺
得
你
們
﹁都
欺
負
我
不
是
太
太
養
的
﹂
。
因

為
﹁不
是
太
太
養
的
﹂
而
造
成
的
自
卑
感
，
使
他
認
為
天
下
所
有
人
都
這
樣
拿

他
和
寶
玉
相
比
，
而
他
自
己
卻
永
遠
無
法
和
寶
玉
相
比
。
這
是
賈
環
的
一
塊
心

病
。

賈
環
的
母
親
趙
姨
娘
，
是
個
陰
毒
的
女
人
。
她
原
本
是
個
被
生
活
扭
曲
的

形
象
，
但
是
對
賈
環
性
格
的
形
成
卻
影
響
極
大
。
譬
如
這
一

回
，
她
就
認
為
，
是
賈
環
自
討
沒
趣
。
她
的
道
理
就
是
：

﹁誰
叫
你
上
高
台
盤
了
？
下
流
沒
臉
的
東
西
！
哪
裡
玩
不
得

？
誰
叫
你
跑
了
去
討
這
沒
意
思
？
﹂
她
的
意
思
就
是
，
你
必

須
時
刻
記
住
自
己
是
庶
出
，
就
是
去
玩
，
也
得
把
握
自
己
的

這
種
低
人
一
等
的
身
份
，
自
覺
地
和
那
些
﹁高
台
盤
﹂
劃
清

界
限
。
這
等
於
用
一
條
繩
索
把
自
己
捆
起
來
，
永
遠
放
置
在

庶
出
的
陰
影
之
中
。
有
這
條
繩
索
捆
着
，
等
於
永
遠
在
對
自

己
說
﹁我
拿
什
麼
比
寶
玉
﹂
，
自
卑
感
當
然
分
外
強
烈
。

這
一
點
，
賈
環
比
他
的
同
胞
姐
姐
探
春
差
多
了
。
探
春

雖
然
也
是
庶
出
，
卻
從
來
並
不
覺
得
低
人
一
等
。
所
以
，
王

熙
鳳
罵
他
說
：
﹁你
也
是
個
沒
性
氣
的
東
西
呦
！
﹂
王
熙
鳳

雖
說
指
桑
罵
槐
，
許
多
話
其
實
罵
的
是
賈
環
之
母
趙
姨
娘
，

但
是
從
客
觀
角
度
說
，
這
一
句
﹁沒
性

氣
的
東
西
﹂
，
對
於
賈
環
來
說
，
還
是

很
準
確
的
。
但
是
，
有
自
卑
感
的
人
，

並
不
等
於
沒
有
報
復
心
。
有
時
候
，
越

是
自
卑
感
強
的
人
，
報
復
心
也
越
強
。

賈
環
就
是
如
此
。
既
然
我
沒
法
比

寶
玉
，
那
麼
，
找
到
機
會
，
我
也
可
以

讓
寶
玉
難
受
一
回
。
第
二
十
五
回
，
賈
環
下
了
學
，
王
夫
人

命
他
去
抄
《
金
剛
經
咒
》
唪
誦
。
賈
環
便
來
到
王
夫
人
炕
上

坐
着
，
命
人
點
了
蠟
燭
，
拿
腔
作
勢
抄
寫
。
一
時
又
叫
彩
雲

倒
盅
茶
來
，
一
時
又
叫
玉
釧
剪
蠟
花
，
又
說
金
釧
擋
了
燈
亮

兒
。
什
麼
叫
﹁拿
腔
作
勢
﹂
？
就
是
沒
事
找
事
，
故
意
搞
得

非
常
隆
重
，
由
此
顯
示
出
自
王
夫
人
對
自
己
的
器
重
。
這
是

自
卑
感
的
一
種
變
態
。
可
惜
丫
鬟
們
素
日
厭
惡
他
，
都
不
答

理
，
並
不
買
他
﹁拿
腔
作
勢
﹂
的
帳
。
只
有
彩
霞
平
時
還
和

他
合
得
來
，
給
他
倒
茶
，
悄
悄
勸
他
：
﹁你
安
分
些
罷
，
何

苦
討
人
厭
！
﹂
賈
環
把
眼
一
瞅
，
說
：
﹁我
也
知
道
，
你
別

哄
我
。
如
今
你
和
寶
玉
好
了
，
不
理
我
，
我
也
看
出
來
了
。

﹂
這
還
是
自
卑
感
作
怪
，
錯
把
彩
霞
的
好
心
當
成
了
驢
肝
肺

。
偏
偏
這
時
候
寶
玉
吃
酒
回
來
，
躺
到
王
夫
人
身
後
。
素
日

﹁我
拿
什
麼
比
寶
玉
﹂
的
自
卑
，
頓
時
化
作
不
共
戴
天
的
怨
恨
。
於
是
乎
計
上

心
來
，
故
作
失
手
，
將
那
一
盞
油
汪
汪
的
蠟
燭
，
向
寶
玉
臉
上
一
推
。
什
麼
叫

﹁計
上
心
來
﹂
？
這
就
叫
﹁計
上
心
來
﹂
，
乘
機
報
復
一
下
人
見
人
寵
的
寶
玉

。
而
且
這
報
復
當
場
就
看
到
了
效
果
：
寶
玉
左
邊
臉
上
立
刻
被
燙
起
一
溜
燎
泡

，
所
幸
沒
傷
眼
睛
。
寶
玉
疼
得
﹁噯
喲
﹂
大
叫
，
﹁滿
屋
裡
人
都
唬
了
一
跳
﹂

。
王
夫
人
又
氣
又
急
，
忙
命
人
替
寶
玉
擦
洗
敷
藥
，
一
面
罵
賈
環
、
趙
姨
娘
。

鳳
姐
也
沒
有
抓
住
他
的
把
柄
，
只
好
罵
：
﹁這
老
三
還
是
這
麼
﹃毛
腳
雞
﹄
似

的
。
我
說
你
上
不
得
台
盤
！
﹂

換
個
角
度
看
，
王
夫
人
命
人
抄
《
金
剛
經
咒
》
唪
誦
，
本
意
在
於
為
家
人

祈
福
。
不
料
﹁福
兮
禍
所
伏
﹂
，
反
而
給
親
生
兒
子
帶
來
一
場
意
外
的
災
難
。

王
夫
人
所
以
命
賈
環
抄
《
金
剛
經
咒
》
唪
誦
，
也
許
含
有
讓
賈
環
從
中
深
受
教

育
，
受
些
熏
陶
的
意
思
。
不
料
﹁禍
兮
福
所
倚
﹂
，
反
而
給
賈
環
提
供
了
一
個

報
復
的
機
會
。
而
賈
環
所
抄
《
金
剛
經
咒
》
唪
誦
，
下
文
如
何
，
書
中
再
無
一

字
。

珍
貴
的
抗
戰
軍
郵
郵
簡

江
志
偉

魯
迅
的

﹁點
句
﹂
工
夫

段
懷
清

從􀎠韜光養晦􀎡談起 林中洋

我
愛
冷
麵

言

青

我拿什麼比寶玉 王顧佐

﹁套
話
﹂
朵
朵
開

周
雲
龍

冷麵是朝鮮民族的傳統美食，
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嘗過它的美味
，但現在提起它，還仍然饞涎欲滴。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和先生在
平壤中國大使館任職，使館旁邊有
一座冷麵館，名叫 「平壤冷麵屋」

。每到周末，使館的同事們就到那裡吃冷麵，先是三
三兩兩，後來大使夫婦也感興趣，帶着我們一大幫年
輕人到冷麵館，席地而坐，點要冷麵。服務員小姐熱
情招待我們，在每人面前擺上銀勺銀筷，還有七八種
小菜，最後端上來的是一個碩大銅碗，原來是滿滿的
一碗冷麵和配料。我們驚奇地瞪大眼睛， 「哇」地叫
了起來。品嘗過程中，服務員小姐告訴我們，冷麵的
原料是蕎麥麵，和好後用餎床子（底部有許多小孔的
圓罐）壓製，麵條又細又勁道，沸水煮熟後晾涼，放
入冷藏過的牛肉湯中，麵條上蓋上牛肉片、雞蛋絲、
梨片、蘋果片，蘿蔔片，如果喜歡辛辣，再加上鮮紅
透亮的泡菜，一碗又香、又甜、又酸、又辣的冷麵就
做成功了。我們每個人都吃得津津有味，有的人還吃

上了癮，我就是其中的一個。說來有趣，我在懷孕期
間，什麼都不想吃，只想吃冷麵，於是我就成了 「平
壤冷麵屋」的常客。說也奇怪，後來我的女兒、外孫
女對冷麵也情有獨鍾，看來我的最愛遺傳給了兩
代人。

「平壤冷麵屋」每天顧客盈門，多是普通老百姓
。像這樣大眾化的冷麵館，平壤還有多處。值得一提
的是，平壤還有兩處高級飯館冷麵做的好，一個是大
同江邊的 「玉流館」，一個是普同江邊的 「清流館」
，內部裝飾富麗堂皇，高貴典雅。那裡做冷麵用料更
講究，製作工藝更高超，當然價格也要高一些。高級
人士經常出入這兩家飯館吃冷麵，官員們請客也常選
在那裡。吃冷麵朝鮮人一般不在家裡製作，而是到冷
麵館去吃，故而節假日冷麵館的客人比平時要多出幾
倍。更為奇特的是，朝鮮人吃冷麵多選在冬天，放入
很多辣椒，吃出一頭大汗，據說這樣可以不得感冒。
冷麵在朝鮮成為一種健康食品。

一九九二年八月中韓建交，我隨出使韓國的先生
到達漢城（今首爾）。一九九四年十月底，時任國務

院總理的李鵬夫婦訪問韓國，我與先生陪同訪問。李
鵬總理一天提出，如有可能，想品嘗一下韓國冷麵，
因為他在東北地區工作時吃過，很是喜歡。但漢城的
冷麵館不多，一般宴請也很少上冷麵。按照訪問日程
，當時正準備去蔚山，參觀現代造船廠，並在那裡吃
午飯。可巧那時韓方禮賓官員也在了解代表團對餐食
安排有什麼要求，於是我們就提出，如可能希望嘗一
嘗韓國冷麵。到達蔚山參觀後，中午現代集團董事長
、年近八旬的鄭周永出面宴請。餐廳座落在向陽的山
坡上，一側是綠茵茵的草地，另一側是蔚藍的大海，
賓主邊吃邊談，氣氛十分和諧。幾道菜過後，果然端
出了冷麵，據說是特別為這次宴請製作的，李鵬總理
吃後深表滿意，但沒想到韓國主人卻說： 「韓國冷麵
沒有平壤的好吃，用料、做法都不及他們，如果你們
以前在平壤吃過，可以比較一下。」我兩邊的冷麵都
吃過，坦率而言，韓國冷麵與平壤冷麵相比，在色香
味方面都略遜一籌。

不然，現在首爾開的多家平壤冷麵館，怎麼會那
麼受歡迎呢？

被珍藏的《抗戰時期軍事郵簡》 傅鴻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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